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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葳

2017年，我博士毕业7年，入职清华

大学4年，我指导的第1个博士生程勇顺

利毕业。参加程勇的毕业典礼时，我回

想自己1999年进入清华大学，从一个对

科研毫无概念的本科生，到一名合格的

博士，再到成为一名教师，还指导出一个

博士，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本文总结

我跟研究生相处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我认为，跟学生相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互相信任。然而，建立起师生之间

的信任并不容易，我一直致力于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做这件事。

第一，让学生相信，导师和学生的目

标与利益是一致的。这一点听起来像是

一句废话，然而在当今的社会和学术大

环境中，有时候这并不是能够轻易做到

的。我们从事计算机系统和数据科学研

究，确实有很多繁琐的技术支持工作，例

如系统搭建、调试、运行维护、数据集的

清洗，如果涉及交叉学科的项目，还需要

做一些针对用户需求的界面设计等工

作。学生有时会觉得做这些技术性的工

作不像是在做科研，他们会联想到社会

上一些不良风气，觉得我把他们当成免

费劳动力，因而产生负面倦怠的情绪。

我认为，学生产生负面情绪并不是这些

任务本身的问题，而是信任的问题。

为此，我做了以下几件事情：1）我跟

有此类负面情绪的学生深入交流，让学

生相信：原本我凭借自己的工业界经验

可以有很多种职业选择，如果我只是追

逐个人利益，那么完全没有必要选择做

教师。我做教师，完全是因为喜欢。从

长远看，一个教师的成功是他培养的所

有学生成绩的总和，因此我也没有动机

来让学生做没有意义的事情；2）我自己

动手做了不少他们眼里的“杂活儿”，让

学生看到我做“杂活儿”的效率和专业程

度，让他们相信我过去干过很多类似的

事情，并且这些技能已经成为了我知识

体系的重要组成，没有这些技能我无法

开展所谓高大上的“科研工作”。通过以

上两点，我和大部分学生都建立了比较

好的信任。

第二，让学生相信，科研的过程也是

帮助他们人生成长的过程。科研的道路

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

困难。如何面对这些困难，跟人的个性

有很大关系。我有个硕士研究生给一个

国际学术会议投了论文但不敢去发言，

紧张到了崩溃边缘，马上就准备给会议

组委会写信要求撤稿了。这对我来说原

本无所谓，但是我认为撤稿会对这个学

生的个性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

我跟他讲了我的经历：我读本科和研究

生时，成绩不错，但是由于很少说话也很

少参与集体活动，很多老师和同学都不

认识我。当时我的导师给了我很多机会

去锻炼，每年两次给业界人士演讲，我去

参会之前他一遍一遍帮我修改讲稿，帮

我排练。我当时还挺烦他的，觉得他在

逼我。然而，我做了几次成功的演讲之

后，便感觉自己走出了这个怪圈，之后我

再演讲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在我的学生

产生了可以试一试的念头之后，我又仔

细帮他修改了演讲内容，并且帮他排练

多次。与我一样，他这次努力也获得了

非常正面的效果。

第三，让学生相信，我尊重他们的科

研兴趣，即使他们选择了我不熟悉的方

向，在学术和事业上我也能够帮助他

们。刚毕业的博士程勇是在读博士的第

3年从本学院一位离职教师的课题组转

到我这里的。我原先并不熟悉他的研究

领域——机器翻译。但我认为，清华大

学的学生有自主把握科研方向的潜力，

与其强迫他转向我感兴趣的方向，还不

如正确引导他追寻自己的兴趣。我做到

以下几点：1）以开放的心态，放弃院系、

研究组的偏见，寻找适合学生兴趣的合

作导师，而不是拿学生当作自己项目的

资源；2）不做甩手导师，而是让学生知道

我的专长对他们的科研有用的地方（包

括对业界的理解、开发的经验、系统设计

的能力等），帮助他们在科研中应用这些

思想来改进研究方法；3）积极学习学生

的研究方向——我每次跟学生开会时，

即使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同，我也要求

他给我讲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这样，

从程勇刚转到我研究组的时候我对机器

翻译所知有限，到他毕业的时候我已经

可以帮他修改论文，这个过程不仅使我

学到了东西，而且培养了学生跨领域沟

通技术问题的能力，提升了学生的信心；

4）利用我自己的资源给学生找各种机

会，包括实践、工作、交流、参加会议等

等，让他们知道我虽然之前不做他们的

方向，但是我可以努力学习他们的领域，

并且在他们的领域之内找到真正能帮助

他们的机会。

第四，让学生相信，我会像工程师对

待代码一样，公正且一贯性地遵循我的

原则。我一直有种当老好人的倾向，直

到我有一个学生擅自长期在外实习，导

致他没有任何科研进展，且多次谈话都

没有实质性改变之后，我深刻意识到，只

做老好人是没有用的，管理学生需要坚

决坚持学校制度的底线。因此我果断地

按学籍管理规定处理了那个学生。另一

方面，我答应过学生的事情也是说到做

到，自己也遵守原则。

总之，我相信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

系是一种知识交流和传承，更是学术精

神的传承。我很幸运，我曾经的两个导

师都是ACM教育奖的获得者。我的导

师 David A.Patterson 教授的文章 Your
students are your legacy (Communi⁃
cations of the ACM, 2009, 52(3): 30-
33)一直是我指导研究生的指南。科研中

总有各种困难和痛苦，如果在导师和学

生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共渡难关，让

学生体验到在科研中的成长，这时学生

就愿意留在学术圈，把这种精神传承下

去。这也是研究生导师最欣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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